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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戴云山区村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探讨
——以永泰县珠峰村为例 *

一、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

本土化发展

生态博物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在法国率先兴起

的一种博物馆的新类型，它与传统博物馆的不同之

处在于它不再以藏品作为博物馆工作的核心，而是

以整个社区或族群作为其展示和保护的对象，社区

或族群中所含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生态博物馆的

组成部分，保存这些文化遗产的原生性、整体性、

真实性是其重要的理念。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传入

中国。1995 年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

生态博物馆在贵州六枝特区隆戛乡的深山上建立，

标志着从西方传入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正式生

根发芽。二十多年过去，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呈

现出两个富有本土化风格的特点：第一，选址一般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村落，展示和保护的对象大

多数为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物质遗产和风俗文化；第

二，全国生态博物馆的分布极不均衡，“西多东少”。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来自于“六枝传

统”，因为落后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相对丰

富和古老的物质文化遗存及民俗习惯，率先在这些

地区建立生态博物馆是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生性”

理念的践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区

域性不均衡的客观事实，西部比东部地区工业化程

度落后很多，这恰使得西部山区遗存了许多仍保留

着古朴民族风俗的村落和族群，因此，大多数的生

态博物馆在西部建立也是可以想见的。

为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事业在我国得到更好

的发展和推行，我们要将眼光投射在以往未被关注

的区域和族群。2009 年建成的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

就开创了在东部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先例，这是

对我国生态博物馆文化内涵进行拓展的大胆尝试 [1]。

同样位处东部的福建戴云山区，有着很多具有闽中

文化特色的村落。这里的居民虽属于汉族，但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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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长期居住于这一山区，他们的物质文化和产业

生活已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形成了一种

独具特色的山民社会形态，这些族群留下的建筑、

文书、风俗等文化遗产也同样需要我们的保护和保

存。2017 年 10 月，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十余人前往

福建永泰县从事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搜集活动，笔

者即被分配至珠峰村进行考察，结合这次考察的实

际情况，本文拟以珠峰村为例，试探讨在福建戴云

山区众多富有山民文化特色的村落中建设生态博物

馆的可行性。

二、珠峰村建成生态博物馆的优势

珠峰村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盖洋乡西北部，距乡

政府 19 公里，整个村庄坐落于戴云山脉东北延伸部

的群山之中，平均海拔约 700 米，周围层峦叠嶂，

风景秀丽。因山路险峻难行，村落与外界交流并不

频繁，整体保留了较好的原生态性。村寨基本建在

整座山的中上部，有保存较好的屋厝四十余座，尤

以始建于清代道光时期宏伟壮观的钦察寨远近闻名，

反映了闽中山区独特的房屋建筑特色。珠峰村居民

以谢氏宗族为主，他们在明代洪熙年间就已在此地

居住，目前全村保藏有约 5000 件反映明清至民国时

期谢氏宗族在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

的文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民间文献。

该村的经济产业

模式较为单一，

村民的主要收入

来 源 是 竹 林 经

营、菜籽油生产、

银杏果贩卖和红

菇采摘等。每年

深秋，会有不少

的外地人来此欣

赏银杏落叶的美

景，购买银杏果。

珠峰村建成

生态博物馆的优

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

珠峰村坐落于山腰处，山中因种植大片竹林，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村中还

有三十多株树龄达六七百年的银杏树，深秋时节，

银杏树叶开始泛黄，整个村落便被金黄的银杏落叶

映衬得古色古香（图一、二）。珠峰村远离城市，

基本没有工业生产和光电污染，因而空气质量极好，

在无云的夜晚，肉眼可见漫天灿烂的星河。村中通

往盖洋乡有一条近年才修建的蜿蜒山路，平时村民

多骑摩托车往来于村镇之间，若逢下雨则部分路段

泥泞难行，正因如此该村的自然环境没有被外界过

多破坏，保留了较强的原生态性，具备了作为生态

图一   珠峰村的自然环境

图二   珠峰村航拍图（摄影：刘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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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必要条件。

（二）村落建筑

珠峰村几乎没有现代建筑，房屋基本为土木结

构的干栏式建筑，房子一层多为厨房或厕所，有木

制楼梯通往二层，二层为起居室，上楼要先脱鞋，

着拖鞋或光脚进入二层。这类建筑古朴大方，极富

特色，为闽中山区村落建筑的代表。

全村最宏伟的建筑是钦察寨。该寨平面呈船型，

以石为基，整体为土木结构，寨墙高筑，建筑规模

宏伟（图三）。大寨五厅十扇，共三百七十二间房，

前门后埕、花台阳沟、书斋丁厝、围墙炮台一应俱全，

不仅具备良好的防御能力，还能提供齐全的生活设

施，能够容纳数百人同时居住。这座大寨始建于道

光十二年（1832），历经 22 年才建造完成，它的建

造者是现在谢氏宗族的祖先钦察公。根据《珠峰山

兜祠谱志》记载，钦察公早年发迹后衣锦还乡，因

过于富裕被土匪盯上，土匪打伤钦察公并劫掠了大

量财物，这使得钦察公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座坚固的

庄寨来护卫宗族安全。他随即选择了一处地势较高

的地点作为宅基，招募工匠，购买材料以建立庄寨，

他的义举得到了谢氏宗族的广泛支持，他们通过地

坪交换等方式，使钦察公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建造庄

寨。庄寨建成后，谢氏宗族居于寨中，寨内人口鼎

盛时近千人，直至清末民初，庄寨不能承受暴增的

人口，一些寨民

便开始向寨外搬

迁。上世纪九十

年代后期，寨中

已基本没有住户，

后来大寨因年久

失修，建筑逐渐

破落，甚至有近

一半的房子被拆

了变卖木材，直

到 2016 年才开始

重新修缮。

以 珠 峰 村 钦

察寨为代表的庄

寨在戴云山区并

不乏见，这种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的大规模建筑群，

彰显着该地区山民社会的本质。珠峰大寨虽已破败，

但主体建筑仍存，目前进行的修缮工作也严格按照

残存的建筑风格进行，力求达到“修旧如旧”的要求。

总的来说，珠峰村的建筑独具特色，形式古朴，文

化内涵丰富，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就地取材，因地

制宜的建筑理念，还体现了聚族而居，共同生活和

抵御外来侵入者的朴素的山民价值观。以往，村民

因世代居住于此，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富有内涵和

特色的建筑，对他们而言只是挡风遮雨的日常生活

场所，所以他们对这些建筑的保护意识也就相对薄

弱。如果在珠峰村建立一座生态博物馆，一方面让

村民意识到他们世代所居的房屋的特殊价值，将有

利于村落建筑群的保护；另一方面可让游客近距离参

观游览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领略现实版的世外

桃源风采，这即是对生态博物馆倡导者之一——法国

学者希微贺阐述的生态博物馆定义的最好回应 [2]。

（三）文书与民俗

珠峰村历史文化气息浓厚，保存着丰富的民间

历史文献资料和民俗习惯。本次考察活动的目的之

一就是对从村民处收集来的各类文书进行录文，以

期经过后期的释读，了解该村自明末清初以来的经

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信息。目前所收录到的珠峰谢氏

图三   钦察寨修缮航拍图（摄影：刘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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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户文书总数达

到 5000 余件，既

有原本置于庄寨

厅堂之中集体保

管的公共文书，

也有各户家中世

代流传的私人文

书。从生成时段

来看，明末到新

中国成立后都有

一定数量的各类

文书，能够比较

完整地反映珠峰

谢氏宗族的发展

史。从文书的类

型来看，包括族谱、契约、阄书（即分家时所立的

契约）、日用杂书、科仪本等，从社会经济、宗族

特征和文化信仰等多个层面展现了珠峰地区的历史

面貌（图四）。珠峰村之所以会有数量如此巨大的

文书得以流传下来，这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因为这些祖先流传下来的文书在今天的珠峰村依然

发挥着作用，比如谢氏族人需要通过族谱记载家族

历史，通过契约确立产权归属，通过科仪本举行宗

教仪式等；其次是因为本村居民住宅多为古屋旧厝，

村中几乎没有完全重建的房屋，因此有一些现在已

经很少用到的文书可以一直保存在老宅之中，没有

在拆屋搬家的过程中遗失或破坏；第三是珠峰谢氏

族人对本地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他们普遍将家中

流传下来的各类文书视作珍宝，使这些文书得到了

较好的保护。从这些方面看，珠峰村的文书体现了

很强的原生性，不仅其本身承载了历史文化、经济

活动、民间风俗等鲜活讯息，它良好的保存状态更

显现出珠峰村整体的原生态性和村民对自身文化民

俗的重视，这几点恰巧是建设一座生态博物馆不可

或缺的元素。近年来，珠峰村新建了文书陈列室，

说明领导层已经重视到这类反映当地山民社会的文

化遗产，这一举动也为珠峰村建设生态博物馆的萌

想提供了先行基础。

除了保存丰富的文书外，珠峰村还保留了元宵

迎神等热闹的民俗活动。每逢正月十五临近，全村

各户都会准备好游神活动的祭品，进行请神活动，

所请的神灵包括本地信仰的广泽尊王、泗州佛、卢公、

三位圣母和关圣帝君等，这类风俗活动体现了这一

带山区村落传承已久的文化渊源和民俗特色。遗憾

的是，近年来这样的风俗活动在当地已日渐式微，

其原因也不难料想，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如果仅

靠内部的世代传承，而不加以外部的鼓励和保护，

本身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甚至消失。

如果在此地建立生态博物馆，不仅是保护这些风俗

活动的有效途径，还是向外界展现山民多彩风俗习

惯的良好机会。

（四）物色特产

珠峰村的居民主要为中老年人，青壮年多赴福

州、永泰等地务工，村内的产业模式比较单一，村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竹林经营，包括向商人贩卖成

竹和采摘竹笋加工成笋干出售。银杏树是该村的一

大特色景观，全村共有银杏树三十多株，每年深秋

杏叶泛黄之时，会有不少外地人前来欣赏落叶美景，

顺便购买银杏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林地区特

有的物产不仅可以作为吸引游人前来的理由，也可

进一步开发成兼具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供游人购买，

既宣传文化，又创造收益。

图四   珠峰谢众合股修理庄寨约 [ 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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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珠峰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保存

良好的土木建筑，内涵丰富的文化风俗和独具特色

的物产资源，这些自然和文化遗存彼此相互融合，

富有原生性、整体性和真实性，具备了建设一座反

映闽中地区山民社会群体的生态博物馆的必要条件。

三、建设生态博物馆——保护和发展村落的

一种途径

目前，我国采用了多种模式并行的方式对传统

村落或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比如评选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

和生态博物馆等。这几种模式在目的上都是对物质

遗产和非遗文化的保护，但在定义上却有着各自的

倾向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候选应是具有重大历

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文化生态区强调的

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

保持完整的区域的整体性保护 [3]；民族生态文化村

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几近相同，都强调了对自然和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但民族生态文化村基本建

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的选址则不限于此。

显然，通过以上几种村落保护模式的对比和前

文对珠峰村情况的分析，采用生态博物馆的方式来

对珠峰村进行保护和发展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项

选择。此外，中国的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宗

族制度盛行，自治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

的权威甚至超过官方 [4]。珠峰村大部分村民都属于

谢氏宗族，其内部本身就有一套成体系的自治制度，

这与生态博物馆强调的社区与居民的高度参与理念

不谋而合，即将原本村子内部的管理制度与生态博

物馆的管理机制相结合，调动村民的力量来对生态

博物馆进行日常运作和维护，最大程度上保留村落

的原生态性，使村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人。

总之，在以珠峰村为代表的一群散落于戴云山

区富有山民社会特征的村落中建立生态博物馆，不

失为对其保护和发展的一项重要途径。笔者在此仅

是根据在村落实际考察的情况和对生态博物馆理念

的解读来讨论这一可行性。事实上，建设一座生态

博物馆需要考虑的层面还有很多：除具体建设规划

和审批程序外，一个社区、一个村寨在社会迅速发展、

居民生活不断更新之中，怎样使其生活方式和文化

“定格”、停止在一种状态 [5] ？如何在实际操作中

平衡保护文化和发展经济的关系？怎样在建设中避

免走一些生态博物馆脱离其理念的老路 [6] ？这些问

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不断探索。（本文在实

地田野调查中受到了东南乡村建设公司张明珍工程

师及珠峰村领导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1]赵宇：《浅谈对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认识及相关思考》，

《中国民族博览》2017 年第 2 期，第 235 页。

[2] 希微贺对生态博物馆的定义是：“生态博物馆是地方人

民关注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寻求把他们祖祖辈辈在各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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